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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6月，第 38届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卡塔尔首

都多哈举行，这个会议就是我们通常所

说的“世界遗产大会”。在这届大会上，

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

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

路网”，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但是在一锤定音之前，有国家的代

表提出了异议。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

国际古代纺织品研究中心（CIETA）理

事赵丰回忆说：“他们说本国的丝绸比

中国更早，但那用的是野蚕（柞蚕、蓖麻

蚕等）吐的丝，而不是家蚕（桑蚕）。全

球公认的蚕桑丝绸业的起源就是中国，

像‘养蚕业’在英语里就称作‘sericul⁃
ture’。其中，‘seri’就源于古希腊古罗马

对中国的称呼‘Seres（丝之国）’。而

‘culture’一词是要有人的作用，才能称

为‘culture’，野生的、采集的，都不能算

作‘culture’。”
本来不是事的事，有了插曲还是要

重视。凯旋后，国家文物局就要求考古

界拿出丝绸起源于中国的确实证据。

而在2010年，国家文物局就依托中国丝

绸博物馆，成立了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

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这个任务自然

也落到了基地身上。

事实上，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以

来的100年间，田野考古已经获得“丝绸

起源于中国”的多次实证：

1926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带

队在山西夏县发掘了西阴村遗址，这是

中国考古学人首次独立带队在中国进

行的考古发掘。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

枚形如花生壳的黑褐色物体。后经辨

认，它居然是被割掉一半后剩下的“半

个蚕茧”。“半个蚕茧”现藏于台北故宫，

它所属年代学界仍有争议，一般认为已

有 6000-5500 年的历史，是人类利用蚕

茧的实证。

1934年，学者慎微之在家乡浙江湖

州的钱山漾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文化遗

址。1956年和1958年，浙江省原文物管

理委员会对钱山漾遗址进行了发掘，发

现了绸片、丝带、丝线，其中的绸片和丝

带被确认为人工饲养的家蚕丝织物，距

今有4400-4200年的历史。这是长江流

域出现丝绸的实证。

1981-1988 年，郑州市文物部门对

荥阳青台遗址进行了 6次发掘，在数个

瓮棺中发现了灰白色的炭化丝织物，距

今已经有5500年的历史。这与“半个蚕

茧”一样，也是黄河流域出现丝绸的实

证。

而就在去年，同样在山西夏县，考

古工作者对师村遗址进行发掘时，又找

到了距今6000年的石雕蚕蛹。

……

寻丝的时间追溯越久，遗迹遗物完

整保存的可能性就越小。在那些炭化、

灰化、泥化、矿化的遗迹遗物中，还能不

能找到丝绸的痕迹？这就更需要科技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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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碳、氮、氧，四种元素的原子，按

照不同的分子结构，结合成 18 种氨基

酸。18种氨基酸再按照一定的序列，连

接成肽链。肽链再经过β折叠、α螺旋

……形成了丝蛋白，丝蛋白外再裹上一

层丝胶——蚕丝的本质就是一种天然

高分子蛋白类化合物，而蚕就像是一座

有生命的小小的生物反应器。

古往今来，无数的丝绸经历了从丝

蛋白、肽链、氨基酸再到更简单的元素

的降解过程。这就需要研究人员在丝

蛋白的降解产物中找到它曾经的痕迹

……

中国丝绸博物馆等机构开始了名

为“基于免疫学原理的丝绸微痕检测技

术”的研发。研究人员找到丝蛋白中的

特征片段，以这种分子标志物在兔子身

上制备抗体。抗体和抗原是一把钥匙

开一把锁，这种抗体的任务就是去史前

遗址寻找抗原，也就是丝绸的分子标志

物。

2016年，免疫法技术在“南海一号”

的一个船舱里找到了丝蛋白的信号。

船舱原被淤泥塞满，大家以为是个空

舱，但是就是这个空舱里的发现消除了

“海丝无丝”的困惑——古代海上丝绸

之路上的千帆百舸，当然装载着丝绸。

2017年，这项技术又在汪沟遗址的

两具瓮棺中，从土样里检测出了丝蛋白

的信号。研究人员先用显微镜观察土

样，看到了纺织品痕迹，再用土样做免

疫学检测，由此一锤定音——这是世界

上最早的丝绸实物。

赵丰的同事、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

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周旸说，如果

丝蛋白的信号过于微弱，她们还可以采

用电化学的方法，即用电能将信号予以

放大，敏感程度达到皮克级。皮克，也

就是1万亿分之一克。

“抗体阳性”，在医院的报告单上，

这样的结果或好或坏。而在丝绸考古

现场，它只代表着一个令人兴奋的结

果：无论年代如何久远，遗物如何衰朽，

其间一定有过丝绸。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用今天的蚕丝

蛋白制成的抗体，能够高度灵敏地检测

出 5000 年前相对应的抗原，也就是说，

5000 年前的蚕丝蛋白和现在的并无二

致，先民在 5000 年前饲养的桑蚕，繁衍

至今。周旸说，这与西南大学等单位之

前对桑蚕基因组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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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

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向国家文物局申

请“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项目，分别在荥

阳青台、汪沟和巩义双槐树等黄河流域

仰韶文化遗址展开工作。目前，相关研

究还在继续。周旸说，他们希望找到最

早的缫丝作坊，还会在长江流域“寻

丝”。

今年 8 月底，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

会在杭州举行了一次成果鉴定会。专

家认为，中国丝绸博物馆等单位完成的

“考古现场纺织品（丝、毛）文物免疫检

测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成果，达

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最近，周旸等人的

团队又在美国化学会（ACS）主办的全球

分析化学顶尖期刊《分析化学（Analyti⁃
cal Chemistry）》发表了相关论文。

“研究的竞争有三个层面，第一层

是比拼谁的数据库更完备，第二层是比

拼谁的设备更先进，第三层是比拼谁的

理念更出色。”回顾免疫法技术的研发，

周旸表示，“寻丝”是她所喜欢的第三层

比拼。

但是，这还不是驱动他们“寻丝”的

全部动力。最为本真的动力，或许可以

从她的另一个问题看出端倪：“我们有

没有想过，在史前时间，蚕可能是一种

害虫？”

确实，在远古时代，野蚕食用桑叶，

可能会导致桑葚减产，而桑葚至今仍是

人们喜食的一种水果，在过去的荒年还

可充饥。

“野蚕是非常‘高冷’的动物，喜欢

独处，但是家蚕可以扎堆。野蚕碰到雨

天，会躲到树叶下面，家蚕毫无自我防

护能力，要靠人类保护。野蚕蛾可以飞

到很远去找配偶，家蚕蛾飞行能力很

差。”周旸告诉记者，对桑蚕基因组的研

究发现，与野蚕相比，家蚕有354个基因

位点发生了变化。“人们为什么要驯化

蚕？只是希望它的茧能从花生米般大

小，变成现在这么大这么厚吗？”

对此，赵丰认为，先民关注蚕，驯化

蚕，生产丝绸，很可能是出于原始崇

拜。“蚕作茧自缚，又破茧成蛾，让他们

感到很神奇，希望通过驯养蚕，找到生

命复活或者灵魂升天的力量。所以一

些新石器文化遗址里会有蚕形器、蛾

（蝶）形器。他们用丝绸包裹尸体或重

器，也是希望逝者在安葬后能像蚕破茧

而出一样，死而复生，或者灵魂升天。”

“这种原始崇拜的思想在上古时期

保持了很久，但是在战国以后，中国生

产力大大发展，人们更趋理性，丝绸的

实用性更受到认可，并且成为区别阶层

的服饰符号，最终形成享誉世界的中国

丝绸文化。”赵丰说。

……

“从丝绸的起源，我们可以看出中

国人‘天人合一’的古老理想，也可以看

出古老的农耕文明对于团结协作的需

求。”周旸说，“寻丝”，是对中华文明的

一次追溯。

在“寻丝”历程中，他们曾在汉武帝

茂陵陪葬墓出土的兵器上找到了丝绸，

周旸为此很激动。我们知道，汉武帝依

靠霍去病这枚“少年战神”，打通河西走

廊，为丝绸之路的开通奠定了基础。

“丝绸是中国外交的原动力。”赵丰

说，西方人对丝绸的渴求，知道在遥远

的东方，有一个生产丝绸的国家，才有

了丝绸从东往西传播的动力，最终形成

了著名的“丝绸之路”，而古代欧洲、西

亚、中亚的文化元素，也会沿着丝路向

东传播。在丝绸之路上，丝绸不但是商

品，也是硬通货，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

载体。

“我们今天如何弘扬丝路文化？谈

丝路就不能离开丝绸，因为丝绸是丝绸

之路的原动力。”这是赵丰多年以来一

直持有的观点。

“寻丝”的意义，也同样在此。

“丝绸起源于中国”是如何证明的？
一批科技考古工作者的“寻丝之旅”

大约5500年前的某一天，在如今称作中原的地方，一个村
落里，一个孩子夭折了。按照惯例，人们在小身体外包上一层丝
罗，放进一只尖底陶瓶，再在上面倒扣上一只陶罐，形成一具小
小的瓮棺，然后让他入土为安。

——这个村落和墓地后来成了遗址，于2013年出土，人们
称它为“汪沟遗址”。

又到了3000多年前的某一天，在如今称作成都平原的地
方，一座城市里，人们在西南角挖了大坑，放进金器、青铜器、陶
器、玉器和丝绸，可能还放了一把火，然后填平。

——这个城市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三星堆遗址，有的祭祀
坑里有厚厚的灰烬。

再到800多年前的某一天，在被后人称作南宋的皇朝治下，
一艘木质商船从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港口泉州扬帆启航。它是
福建制造的“福船”，尖底、窄头、宽尾，其船体是多重板结构，分
有多个水密隔舱，抗风强，吃水深，据说能装七八十万斤的货
物。它满载着瓷器、铁器和丝绸，寄托着船东货主的财富梦想，
不料沉没在珠江口与雷州半岛之间的南海海域。

——这艘沉船后来入评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编为“南
海一号”。

古棺、古城、古船，三个故事中都出现了同样的元素：丝绸。
但是，在古迹重见天日的时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土蚀、火焚
或水浸，早已使丝绸化为乌有，让人无法想象曾经的光泽、柔顺
和丝滑。而多年来，一批科技考古工作者的“寻丝之旅”，就是要
于无形处觅丝踪。

（本文据新华社电，有删节，图片由“新华社客户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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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钱山漾遗址出土的家蚕丝绸片。新华社资料


